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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字条的秘案》

内容概要

《留字条的秘案》介绍了北方一个省城“龙城”发生的一起神秘案件，以及男主人公所知晓内幕：隐
居在“龙城”的“李将军”家被盗，丢失两本军事日记，案发现场作案人还留下一张字条。警察把此
案定为“重特大案”，组建专案组全力侦破，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案件“悄无声息”一直没有侦破
，十多年后男主公在 城市污水暗渠中找到了两本日记，这是只有男主人公才知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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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1965年12月出生，山西省太原市人，曾从事律师工作，后辞职经历多种行业，2010年7月开始发
表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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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字条的秘案》

书籍目录

引　子
两辆警车从十字街口那边快速驶来。
天刚放亮，夜色还没有完全褪尽，街道上朦朦胧胧，突兀的汽车声打破了寂静，车顶上警灯在闪烁，
红色光束缭乱刺眼，就像蹿起的火苗一样。
警车斜插冲进“东区大院”，停在9号楼前，从两辆警车上急匆匆下来六七位警官。
他们站在那里，个个面色凝重，巡视这片住宅区。
当地人称为“东区大院”的住宅区，是省政府机关的宿舍院，因为地处金刚里街区，正规叫法是省政
府金刚里东区宿舍院。
这里东、西、南、北四面坐落着十多幢楼房，中间的空地形成“井”字形大院，整座宿舍院外围着一
道高墙。
20世纪90年代中期，能住在这种宿舍院里还是相当不容易，这里居住的不是普通老百姓，都是省政府
的干部及其家属。而且，有不少是处级和厅级干部，每天早上上班时间，大院里来接各部门领导的小
轿车一辆挨着一辆，单凭这点就显示出这个院落与众不同。
在一位当地派出所治安警员的指点下，警官们的目光齐刷刷投向9号楼2单元二层的一扇窗户。
“留下两人在楼下，不要让外面的人靠近，其余进现场勘查。”为首一位警官说道。
案发现场在二层西户，几个警官进入时，从卧室里走出老夫妻俩站在过道，老先生看样子70多岁，身
材高大挺拔，穿件深灰色风衣，花白头发向后整齐梳着，长方脸，厚嘴唇，让人感觉意外的是，他戴
着副宽边黑墨镜，从外看不清眼睛，他站在那里一副标准的军人恣态，不怒自威，旁边的老太太个头
矮小，表情略带出些紧张。
派出所治安警员上前给老先生介绍刚进来的警官们，他称呼老先生为“李老”，告诉说省公安厅和市
公安局的刑侦人员来了，由他们一起勘查现场。
为首的警官向老先生问声好，然后请他简单说说发现案件的经过。老先生默默点头，说了起来：今
晨5点，老伴儿起床后，发现小储物间的窗户大开⋯⋯
老先生说话声音宏亮，叙述简明扼要，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仿佛在总结一份简报，这种干脆利落，可
能是多年职业生涯形成的。
警官们毕恭毕敬地听着，谁也不随意插话，因为他们知道内情，清楚对面的这位老先生曾是叱咤风云
的人物，他年少时即加入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中担任八路军一个师的侦察科科长
，老先生的眼睛就是在一场战斗中被日军毒气熏伤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已是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战将
，指挥部队所向披靡，从白山黑水的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立下赫赫战功；新中国建立后被授予中将
军衔，20世纪70年代升任海军副司令，据说指挥建设了海军潜艇部队的绝密工程。现在老先生“隐居
”在此，但余威犹存，他们这几位警官在老先生面前实在是几个小兵蛋子。
“初步清点，我的两本⋯⋯”
老先生说到这里忽然说不下去了，换了个人似的失去刚才的威严，身子软下来，一只手紧紧捂住胸口
，旁边的老太太惊慌失措，赶紧把老先生搀扶住。
看来老先生丢失了重要的东西。
“我的两本日记被盗走。”老先生缓了缓说道。
啊？警官们面面相觑，老先生的日记被盗，这案子可就敏感了，以老先生特殊的身份，会不会在日记
中记录着什么重要秘密？这要是流传出去，负面影响就大了。
“日记中记载着属于机密的事吗？”为首的警官急忙问道。
老先生有些内疚地说：“我最近着手整理回记录，为了帮助自己回忆过去的经历，在日记中写了些属
于军事机密的事，真是太大意了啊。”
屋里一阵寂静。
“作案的人还在书桌上留下一张字条，我感觉这个案子很特殊，请你们重视起来。”老先生又说。
在场的警官们再一次感到吃惊。
警官们开始勘查现场。
这套房面积不算大，老式结构，中间是过道，两边各有房间。
老先生的日记本是在书房被盗的，出人意料的是这里丝毫没有凌乱的痕迹。书房陈设简单朴素，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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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般家庭不具有的特殊宝贝，靠门一侧是储物平柜，上面陈列着两排小摆件，这些玩意儿古色古
香，年代久远，其中摆在前面的三件尤其吸引人，一件象牙雕刻，一个小花瓶，另外是只木雕小舟。
象牙雕刻只有拳头大小，造型就是只大象，它疾步如飞，昂头扬起长长的鼻子，令人叫绝的是象背上
跪坐着一位指头大小的土著人，他紧拽缰绳，目视前方，神情坦然，真是栩栩如生；小花瓶和普通茶
杯一样高，瓷白如玉，光滑明亮，瓶上画枝杆，上面落着两只引颈鸣叫的黄鹂鸟，黄鹂鸟通体金黄，
背沾黑纹，旁边题着两行名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而木雕小舟只有钢笔一样的长度
，底座是镂空雕成的双层浪花，浪花上嵌进一只精美小舟，看上去小舟似在大河中劈浪前行，这件木
雕色如黑漆却光泽明亮，应该是紫檀之类的贵重木质。
有位懂行的警官目不转睛地看着，有点爱不释手，心说这些是属于文物级的宝物，平时轻易见不上。
另一面墙的窗户下摆放着老式书桌，各种书刊报纸整齐摞放着。
书桌中央留着一张字条，有一掌宽，上面写有短短的一行黑色字迹。
几位警官围在书桌边，低头默默看着字条，半天谁也不吭声，一会儿他们相互对视，像在用眼神交流
述说。
这些警官可以说是省、市的刑侦专家，有的从事刑侦工作几十年了，什么样盗案没有见识过。然而，
今天的阵势还是头一回遇到。现场气氛静谧，几乎就看不出是发案现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放着
贵重物品不盗，而是偷走主人的日记本，作案后不是隐毁痕迹，而是故意留下字条，真是件奇怪而神
秘的案子。
现场拍照画图后，警官们拿起字条传递观看，字条上的字迹规距紧缩，端正平扁，甚至透出些秀丽，
但是每个字的最后一笔粗犷豪放，像一把刀凶狠地画出条线，另外，语言结构上短促有力，有古文风
格。字如其人，字迹和语句能够透露出许多信息，通过字条判断，写字人受过良好教育，偏爱古文或
古诗词，性格矛盾，既拘束谨慎又胆大妄为。
整整一上午，警官们勘查完现场又走访了周围的住户，他们要暂时撤离，两辆警车驶向大门外。
这时，和案发现场相邻的一个单元二层楼上，一个身材消瘦的青年悄悄躲在一扇窗后，他看着离去的
警车嘘嘘叹出口气，嘴角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一条惊人的消息在“东区大院”传开：李将军家被盗！
“李将军”是“东区大院”的人们对那位老先生的称呼，在大院的人们看来，这户人家很神密，平时
就老夫妻俩和一个小保姆，不怎么和邻里来往，偶尔能见到老两口散步，但每逢过节时，他们家就热
闹了，会有许多开外地车的人来他家探望，而且好多是军车，时间长了，人们知道老先生姓李，是个
“老革命”，当过红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在海军当过重要领导，于是，背地就叫
他“李将军”。
“李将军”怎么会住到这里？
原来，“李将军”当年在这个城市的周边山区参加过抗日游击战，对这一带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有
很深的感情，故此从军队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就要求到这里居住养老。
这个城市就是龙城，是北方一个省的省城，城市三面围山，从北至西横卧蜿蜒起状形似龙身的山脉，
一条古老的汾河缓缓穿过市区，像一把巨斧将城市一劈两半，分为河东河西。
“李将军”和他老伴儿来到后，当地政府对于怎么安置很费心思，当然，最主要考虑安全方面的问题
，在省公安厅的参与下，“李将军”就被安置在金刚里“东区大院”。这地方位于老城区西北，紧邻
汾河东岸，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环境优雅到处栽着粗大的柳树，一到春夏杨柳依依，整个地方遮隐
在浓浓的绿色中。
“金刚里”这个地名也很有意思，相传清朝光绪年间，汾河发大水，沿岸坝堤大都溃决，洪水入城，
而只有这一带的坝堰安然无恙，人们因其坚固取名为“金刚堰”，靠它附近的这一带地方就叫金刚里
。
住在金刚里，“金刚”也没有保护好“李将军”的安宁，还是出事了。
“李将军”家被盗，这件案子，不仅惊动了当地，而且也惊动了公安部。案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
财物损失，但是失主身份特殊，被盗日记敏感，作案人现场留下字条，这是全国还未曾发生过的特殊
案件。公安部有关领导专门作出批示，责成迅速破案，省城公安厅的领导更是坐不住了，把这个案子
确定成“重特大要案”，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然而，虽经专案组侦查，案件却未能发现有效线
索，一直没有破获。
许多年过去了，“留字条的秘案”还是悄无声息，像一块坠落在幽深海底的石头，而“李将军”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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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日记，人们似乎永远也无法发现它的踪影。
一
高高的楼顶上，静静的就我一人，在这深夜，我蹲在这里就好似在一艘轮船甲板上，这艘船正驶向不
着边际的夜海，一时间身体感觉真的摇晃起来。
向前慢慢挪动，寻找楼顶的边缘，找到了，我伸出一只手臂凭空划拉，手凉嗖嗖的不由得有些慌张，
分明知道手臂下边就是“万丈深渊”。可是，我必须面对，在楼顶的边缘，强压住慌乱的心，直直站
立起来张开双臂仰望苍穹，我寻找着，寻找一双上帝的眼睛，它俯瞰注视我，我立在生死之门，阴阳
之界，向前跨出一步就死，向后退一步就生。
寂静的夜，我无畏地站在这里，以洗刷白天的懦弱，此时，全世界有几个人可以像我一样？没有，只
有我立在生死边缘。
一位身披斗篷的“死神”从天而降，轻盈地飘落在我身旁，与我并肩而立，它并不狰狞，反而有些温
顺，我伸出手与“死神”握了握，算是打过招呼。
楼顶的风呼呼作响，吹得我有点晃动，一个趔趄差点坠落下去。
“嘿，张小明，醒醒。”
有人叫我的名字使劲拍我的后背，想睁开眼睛，可眼睛像粘了胶水，怎么也睁不开，我感觉还在楼顶
上面站着。
后背“啪啪啪”又被拍了几下。
终于微微睁开眼，惨白光线刺得眼有些疼，模模糊糊看到床头柜上一个盘子里放着几个白色小药瓶，
它们如同龇牙咧嘴的小白鼠扑面而来，我瞪大眼睛，看清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床前。原来刚才是
在做梦，梦见自己在楼顶上练胆量。
“白大褂”挤出笑容弯下腰说道：“该吃药了。”
我坐起来一阵晕眩，整个脑袋像个铅块沉甸甸的。
“怎么又要吃药？”心里犯嘀咕，下意识看看那盘子里的药瓶。
“白大褂”拿起一个药瓶，从里边倒出四粒绿色药片递来，我无奈地接过放进嘴里，端起旁边的杯子
喝口水顺下去。这种药片很厉害，吃下后浑身疲倦，继而脑袋里好像空空的，人变得好安静。每到吃
药，我就想起以前看过的日本影片《追捕》，其中有男主角“杜丘”被强迫吃药的镜头。
“我在这儿住了几天了，大夫？”
“三天了，你怎么每天问？”
“白大褂”指指窗外：“待会儿出去转转，别老在屋里闷着。”说完他走了。
抬眼搜寻，看到墙角前室友还在那儿忙着，他在“炼金”。
第一天进来时，他就神秘地告我说知道“炼金”的秘方，他把枕头搁在墙角地上，然后乱七八糟的杂
物堆在枕头上，手指凭空一扭，嘴中发出“咕嘟嘟”的响声开始“炼金”。他就这么每天忙碌着，把
那些杂物一会儿堆到枕头上，一会儿又拿下来，过得很充实。
听几个查房的大夫说，这位“炼金家”已经把家里点着火三次了。
我斜靠在床上，脑子里却又出现那天被“绑架”的情景，这两天就是这样，时不时就想起来。
那天下午，妻子陈梅领着姨姨突然到家，陈梅说姨姨找了个医生，让我去检查一下，吃药调理调理。
我有些莫名其妙，说自己没什么毛病检查什么。姨姨发话了，说陈梅告诉她我最近有些不对，还是去
医院看看，没病就算，有病早点治。既然姨姨这么说，我不好得罪她，只好随她们。
来到这个医院，她们带我进一间屋中，两位医生模样的人问了一堆奇怪的问题。其中问我，脑子里是
不是有个声音一直和我说话，是不是经常产生某种幻觉，是不是老是觉得有人跟着我？
医生在一张表格上画了许多对勾，他们同陈梅和姨姨决定让我住院。
我被送到装铁栅栏防护窗的病房，和“炼金”的人成为室友，这时才完全清楚，陈梅和姨姨把我送到
精神病院了。她们认为我疯了？究竟怎么了？她们如此对我。
问题还有这个医院，单凭一堆奇里古怪的问题，就能把一个人定成精神病，如果是这样，太可怕了，
满大街的人一半都够资格进来。
下了床走出病房，穿过幽暗的走廊，两旁全是病房，整天从这里传出来的声音，要么是喃喃自语，要
么是凄厉的吼叫，还有“动听”的歌声。
“嘿，有没有派出所的介绍信，拿过介绍信才能通过。”
一扇铁门的小方孔中伸出只没有血色的手挡住了我，侧身绕过这只手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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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过介绍信来啊⋯⋯”
喊声拖着长长的哭腔，萦绕在走廊里。
出了走廊旁边的小门，眼前豁然明亮，来到一个院子里，三天了第一次出来，这是“放风”的地方。
站在那儿看，这是所高墙围起来的圆形院子，墙根下坐着一些人在晒太阳，他们眼睛发呆，脸上呈现
木讷表情，看着有些恐惧，我走到一处没人的地方靠墙坐在地上。
坐下才发现，眼睛平视过去看的还是一堵高墙，只有抬起头来才能越过墙头看到外面的天空。
皱起眉头在想，好像是苏俄时期的一个作家，曾描写在牢房散步的场景，说牢房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
是多少步，这一段描写很著名，可惜我实在记不起来作家的名字。
不知道这个场地从这边到那边是几步，但是，我知道我家的客厅从窗户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口还是
七步。
在夜深人静时，我常会拉紧窗帘关闭客厅门，打开落地灯，光线经灯罩过滤涂在四周，整个屋内呈昏
黄的色彩。从门到窗户，再从窗户到门，我如此反复从容踱步，思索些问题，口中不断念念有词，自
己提问，自己回答，当然，有时要停顿一下，加进几种手势，以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
我思索的问题没有范围，不一定能有答案，一个问题，即使有了答案，还要反复地重新提出，重新回
答，可能自己并不一定要有答案，只是享受这一过程。
现在，真想从这儿走到对面的墙根，再从对面走回来，想要思索思索。
到底为什么？陈梅和姨姨竟然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我真的是有病吗？
我是有一些与众不同，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的人，有句话讲，人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对于我
，不恰当地说，是兔子与野狗的结合。
从外表看，柔弱、腼腆、敏感、自闭这些都是我的标签，不愿意和别人交往，不爱说话，尤其是和陌
生人交往，总会莫名其妙地紧张。
我很能忍让，即使吃亏受损，也很少跟别人争吵争闹。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在大街上被别人突然
捅一刀，我不会与他争执，甚至不看他一眼，只会捂着滴血的伤口赶紧跑走，躲在阴暗无人的角落喘
息。
自己这么“弱”，应该是天生的，从小的时候就孤独自闭，在家吃饭，不管多少只吃一碗，即使没有
吃饱也不好意思和母亲要第二碗；也不太喜欢和小朋友们玩，常常独自坐在外面，漠然地仰望天空。
后来长大了，一直到大学毕业，一直到工作上班，“弱弱”的性格一直伴随着。
物极必反，因为外在的自己是个“软蛋”，内心则熊熊燃烧着一把火，异常渴望自己勇敢刚强。
我崇拜那些为理想从容赴死的英雄，专门从书刊报纸上收集许多烈士的英雄事迹，想从当中吸取“阳
刚之气”。最崇拜瞿秋白，说来好笑，因为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一袭长衫瘦瘦弱弱，我俩长得
挺像，都是那样消瘦。
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令我感叹，他面对死亡是那样从容安静，就好像夹着书本走去讲课。
“手夹香烟，盘膝而坐。”
“此地甚好，慷慨饮弹。”
他实际上是个读书人，一介书生，心存大义，淡定生死，他是我的偶像，我希望能拥有像他一样的无
畏精神。
内心崇拜烈士，总在鼓励自己不要畏惧什么，要勇敢面对一切，要大声说话喊叫，但是，日常生活中
自己还是不行，还是畏畏缩缩，胆小怕事，就如同套在套中一样。
人们看见我是一个人，其实是两个人，外在的一位，内心还站着另一位，两个我中间隔着一扇紧闭的
门。
我也有喜欢的事，爱好读书尤其喜爱古文和古诗词。
“君不见黄河之河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的
《将进酒》，可以倒背如流，这首诗中最喜欢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一句。
我还爱写日记，从初中时就开始写，除写日记外，经常没事的时侯就找张白纸随意乱写胡画。
转脸看斜对面墙根下坐着的“病友们”，他们大多还是刚才的姿势，没有怎么变，就像摆着一排泥塑
，风来了是这样，雨来了也是这样。这些人原先是干什么的？他们的外表与内心一样吗？他们是否也
在猜测着我？猜测着我的外表与内心是否一样？
当年我在“东区大院”住的时侯，内心最受煎熬。
父亲从别的单位调入省政府工作，在省政府金刚里东区宿舍院9号楼分配了套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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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父母搬过去时，刚去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上班担任实习律师。律师是靠嘴皮子吃饭的，要有两方面
的本事，一是能言善辩，舌枪唇剑，口才要好，另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要强，尤其要和法官搞好关
系，这两方面恰恰我都不行，孤独腼腆，不善言谈，根本谈不上什么口才，拉关系更是不行，说话都
脸红还拉什么关系？我在这儿上班，纯粹是赶着鸭子上架，根本不是干律师的料。勉强接了几个案子
，办下来一塌糊涂，法庭上宣读辩护词，照本宣科都结结巴巴满头大汗，法官和检察官当庭露出不屑
一顾的表情，当事人对我的态度就更没法说了。单位开会时，领导多次严厉批评我，说我砸了单位的
牌子。
感觉自己真是个废人，一事无成。我生活在焦虑悲观之中，以至于对人这个生命产生疑问，在一篇日
记中，对人生提出强烈的质问：
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白种、黄种、黑种；饥者、饱者与奢侈者；体面微笑的政客与身裹破衣的乞丐，
我痛心地，我悲痛地问你们，究竟为何，这人的本质目的是什么？就是仅仅为了活着？革命、劳作、
科研、学习、吃食、行走、睡觉、性交、闲坐、嘻笑，这所有的一切是为什么？
在一片纸上，我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一支手枪飞出一枚子弹，射向我的头颅。
我快崩溃了，向单位称病请假，躲在家里的一间小屋连家人也不理。
漫漫长夜，我开始对自己倾诉，内心更强烈地要求自己“勇敢”，督促自己干点什么“大事”，证明
自己的无畏。
白天我是只绵羊，黑夜我要成为一头狮子，要用黑夜的勇气洗刷白天的懦弱，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东区大院”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早已过去，父母后来也从那地方搬走了，我自己也娶妻生女，另起
炉灶生活，还不错，感觉自己没崩溃。
抬眼望过墙头，看到外面的天空飘过来一片乌云。
感觉自己的思维又跑得远了，没有回答刚才的问题，自己有病吗？是精神病吗？
“看，黑水水盖不住蓝色的海。”
一个声音在耳旁喊起，我吓了一跳回头看，一个老头不知多会儿坐在旁边，他用手指着天空，表情兴
奋，不像其他人呆若木鸡。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那一片乌云，乌云背后是广袤的蓝天，没有
问题，老头把乌云看作“黑水水”，把蓝天看成“海洋”。
老头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理解不了，不过，感觉这句话的含意深刻。
“拾收一下，你家里来接了。”
一大早，每天让我吃药的那个“白大褂”对我喊。
“什么？来接我走？大夫，我来这里几天了？”我有点明知故问。
“四天。”
简单收拾了东西，想跟室友打声招呼，可看样子他顾不上，还站在墙角嘴里一直不停地“咕嘟嘟”，
也许“金子” 可能快出锅了。
随着“白大褂”走出病房区。
医院办公楼门口停着一辆绿色丰田“霸道”越野车，挂武警军牌，我一看心里便知道谁来了。
进了院长办公室，看到姨姨和妻子陈梅坐在沙发上，院长见我，从办公椅上站起来说道：“来，快坐
下。”
我站着没动，他转头对姨姨殷勤说道：“领导，看气色还不错吧？”
说完眯起眼上下瞅我，像在欣赏刚雕完的一部作品。
姨姨看着我没吭气，陈梅喊我说：“小明，出院手续都办完了，回家吧。”
听到这话，下意识地点点头，可是，突然觉得自己真是个“贱人”，怎么老是让别人“调动”？于是
，还是站着没动，眼睛转向别处不再看她们，想发发恨不走算了，看她们能怎样？
透过窗子看见对面的病房，每扇窗户都钉着拇指粗的铁条，忽然产生了幻觉，看到整座病房楼变成个
大蒸锅，蒸汽从一个个铁条格格里冒出来。
瞬间被这个幻觉溶化，我只好深深低下头。
院长把我们送到车前，握着我的手说道：“遇事看开些，不要钻牛角尖，你这么好的家庭条件，别人
羡慕还来不及，有什么想不开的？要多往外跑，多和人交往，别老在家闷着。”
他随后又跑过去给姨姨开了车门，扶姨姨上了副驾驶座位。我和陈梅上了后排，看到开车的是小宝，
他是姨姨的儿子，实际上是姨父姨姨的养子。
小宝懒洋洋地叫了我声“小明哥”，我咧嘴苦笑算是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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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精神病医院位于市区北边的郊外，建在公路桥的下边，出医院大门要上一条长长的斜坡，“霸道
”车好像专门喜欢上坡似的，一到坡跟前“呼”地欢叫起来，排气管发出震耳声音，直上坡顶冲到公
路，像箭一般射向市里。
小宝开车太快了，我有些晕，抓紧车门上的把手，偷眼瞧了姨姨一眼，看她是不是也晕，但见姨姨稳
坐钓鱼台，在闭目养神。我暗自骂自己是个笨蛋，这车是姨父专车中的一辆，平时就是小宝开，拉着
姨姨到处跑，姨姨怎么会在这部车上犯晕？
车窗外公路边一排排树木像闪电般退撤，但是，我还是用眼睛逮到树枝上的片片绿色，看到野外的绿
色，心情清朗起来。
逐渐离市区近了，路上的汽车多了起来，小宝拉开车上的警报器。
呜啊⋯⋯
警笛撒欢儿地响起，前面的车纷纷避让，闪出一条道，“霸道”如入无人之区，在“专用”道上风驰
电掣很快回到市区。
车缓缓停在小区楼下，小宝拿起车扶手下的水杯，拧开盖轻轻呷了一口。
姨姨回过身子对陈梅说：“我就不上去了，那件事你一会儿跟小明说说。”
陈梅抓着姨姨的胳膊说道：“姨，这家里的事就离不开你，等会儿我和小明说，他肯定会去，这是为
他好，姨你回去跟姨父说，改天我和小明去看他。”
姨姨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忧愁，看了看我，像在埋怨什么。
和陈梅下了车，看小宝的车拐弯消失，我从陈梅手中拽过家门钥匙急匆匆往楼上走，可不想现在碰上
个邻居问长问短。
站到客厅的穿衣镜前，看到里边一个身影，静静注视里边的这个人，多少天了？又看到了自己，精神
病院的病房没有镜子。镜子里的我脸色苍白，表情阴郁，只是凤眼剑眉之间还是透出点俊朗气。
盯着自己自嘲地笑起来，那笑容倒也灿烂：“这个人居然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
刚进家时温暖的感觉消失了，头隐隐作痛，坐在那里紧闭双眼。
陈梅回来了，她走近坐下，我还是闭着眼坐着没有动，半天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寂静的屋里空气好像
被什么抽干，难受得呼吸不上来。
“你，你们凭什么把我送到那里？”内心怒火燃烧，可我说出来的话软绵绵的。
“小明，你最近有点异常，没感觉吗？”陈梅不紧不慢地说道。
“什么异常？”
“以前你是关住门自言自语，最近好吓人，晚上睡梦中老在喊，什么‘上房顶’、‘不怕死’、‘勇
敢跳’啊。”
“这就是异常？这样我伤害谁来？”
“小明，你在里头也没受罪呀，院长是姨父的关系，能对你差吗？吃点药，治疗治疗有什么不好？”
陈梅说完转过身子不再看我，我看她一眼，这才注意到她的眉毛和以前不一样了，陈梅本来是长瓜脸
，额头又宽，像个倒放的西葫芦，现在眉毛被修得细长弯曲往上挑，和脸极不协调，那细眉就像两截
工地上废弃的铁丝镶嵌在脑门上。我看得又好笑又难受，把我送到精神病院，还有闲情逸致修眉毛？
一阵悲怆袭上心头。
“你把我送进去，就是为了修眉毛方便？”我琢磨了一会儿，说出这句带讽刺味道的话。
“小明，我和姨姨这样做，是怕你出事不安全，给你治病，是为了这个家。”
陈梅说这些时目光闪烁，露出不自然的神态，她和姨姨这样做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文章？
停了一会儿，陈梅靠近我说：“咱俩不说这些没用的了，说正经的吧，刚才你也听到了，姨姨让我和
你说件事。省交警总队和省交通安全委员会新成立了‘省三资交安委’，姨姨跟有关领导打了招呼，
让你过去上班，那地方估计也没什么正经事，不会累的。”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什么也没听见。
陈梅用手碰了碰我又说：“你多少年不上班了，尽管家里不缺钱，可老闲着也不是回事，现在这个干
的也适合你，又轻松又离家近，还是去吧，对姨姨也是个交代，姨姨早就说过，你闷在家就会无事生
非。”
“就是任人摆布的命。”我甩出这句话，是对自己说的。
“你自己现在能干啥？这年头还不是靠关系吃饭，不靠关系，我能赚上钱？你这么多年不上班，要车
有车要钱有钱。相识点吧，别身在福中不知福。”陈梅鼻子哼了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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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说这些，我就无言以对，心中有亏欠似的。
“我还有事先走了，今天为啥着急地接你回来，就是让你明天去报到。小明，你好好考虑考虑，进医
院治了治应该比以前清醒了。”陈梅说完出门咯噔噔下楼走了。
直到听不见陈梅下楼的声音，我才回过神来，一股愤恨袭上心头，我不是愤恨别人，是愤恨自己，把
我这个大活人送到精神病院，这么严重的事，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完了，我原来想着回来要和她争论，
要讨个说法，要表现出自己的愤怒，可是，从医院出来了，我又孤零零地坐在这儿，无可奈何。
抽手狠狠给了自己一记大耳光。
夜已深，陈梅还没有回来，这再正常不过了，她一年当中很少晚上正常下班回家，通常都是很晚才回
，她要么说是和朋友打麻将，要么说是应酬别的事，究竟做什么只有天知道。
这个女人胆大，搞钱也有一手，这么多年，我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后，基本不上班，家中就是靠陈梅，
当然，话说回来，她能去现在的单位也是靠着我姨父这棵大树，姨父是省公安厅厅长。
陈梅原先是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是郊外化工厂的职工，隔三差五还要上夜班。她和我结婚后，我父亲
找关系把她调回市里，前后换过好几个单位都不满意，后来，找姨父把她安排在省交警总队车管所，
也就是“省车管所”，虽然工作关系没有正式调动，属于临时工性质，可是，这里的临时工不简单，
“里面水深着呢”，陈梅在这里如鱼得水，大展手脚，不用几年就跨入了“富贵”行列。
“权力”这个东西很可怕，不管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一旦拥有了它，就成了魔术师，给别人变化的
同时，把自己也变了，陈梅就是个例子，原先朴实简单的女孩，现在雍容华贵，趾高气扬，不知天高
地厚。
从窗户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户还是七步。
我这个人就是有个优点，别人伤害了我，我能忍，在家中来回走了半天，好像在疗伤一样，已经不愿
再想精神病院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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